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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同投资纪事及启示
栗培林

麦 色
丁万兵

笨鸟的天空
刘继红

总是昂着头祈祷
向往高高在上
除此之外就一直
沉默着，孕育饱满
不事张扬。但
那抹凡·高的黄，还是
浸染了一片生动的田野
让人为美丽忧伤。而它
每天围绕着地球旅行
执着的心中
只有一枚太阳

如果不向往美好

人如一粒尘埃
根本经不住

一阵风的清扫
时间总是站立着
俯视人间
而我们
走在阡陌间
一次又一次地迷路
从乡村到城市
找不到归宿

人的一生都在寻找自我的路上
我们不能让任何一种植物
替我们活着。开花
不一定都能结果
这个世界
我们爱着爱着就找不到了自己

不易被察觉的喜悦
顺着荷叶的脉络
细微地伸向池塘深处

与我们一起被定格的
是过水桥
凉丝丝的风
和装扮成黄土、白云的牛
它们不慌不忙地用唇语传递着消息
在前方
在落叶松背后
在层峦的尽头

山雀的叫声湿漉漉的
预告着一次奇遇
撩起一绺水的流苏
便像是掀起了一方盖头

我迈上松花砌成的山阶
蹚过流动着的透明的石头
在一朵朵忽聚忽散的云的村落
荷叶
频频向我招手

荷叶坪
周智海

向日葵
刘富宏

云的乡愁
袁秀兰

夏日（二首）

林鱼儿

夏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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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色 入 骨 ，是 土 地 在 血 脉 里 缓 缓
洇染的印记。这颜色，是阳光吻过大
地后沉淀的暖金，是生命饱吸了光热
后呈现的饱满。它不仅仅是一种介于
黄与棕之间的自然暖调，更是一种象
征——绿 色 田 野 上 摇 曳 的 希 望 ，沉 甸
甸 谷 粒 里 蕴 藏 的 光 明 ，劳 作 汗 水 里
蒸 腾 的 温 暖 ，以 及 大 地 对 耕 耘 者 无
言 而 深 沉 的 馈 赠 。 它 是 老 农 古 铜 色
面庞上的光泽，是孩童奔跑在田埂上
健康肌肤的底色，是家园里那堵温暖
墙面的宁静，亦是大地母亲最本真的
胎记，承载着最朴素的愿景与生生不
息的力量。

拾荒

那 是 我 七 八 岁 的 时 候 ，正 是 上 世
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家住在城郊接合
处，整个生产队每家都 是 不 多 的 几 亩
地，且主要用于种植蔬菜供应县城所
需 ，种 小 麦 、玉 米 的 少 得 可 怜 的 巴 掌
大薄田，实在不够一大家子人的果腹
之需。夏收刚过，还未成家的三个姐
姐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打算去城
南十多公里别的生产队的田垄里“拾
秋 ”。 出 于 好 奇 抑 或 是 好 玩 儿 ，我 欣
欣然尾随其后，二姐几次呵斥让我回
家，我当时不知就里，后来才明白，姐
姐们是怕让我受了累，被父母知道了
责怪。

太 阳 毒 辣 辣 悬 在 头 顶 ，空 气 中 热
浪蒸腾。人多且一路闲聊着，倒也没
觉得路途的遥远和疲乏。远远就看到
麦茬地里，早已聚集了许多像我们一
样瘦削的身影，其中不乏穿着明显有
别于我们的城里人，我甚至认出了两
位城里的同学。

散 落 的 麦 穗 是 麦 色 的 诱 惑 ，那 浅
金里藏着填饱肚子的指望。同来的哥
哥姐姐们非常默契地立马闭嘴，快速
地在其实猎物没剩几颗的干裂土地上
行 动 起 来 。 突 然 一 声 呼 喝 在 耳 边 炸
响 ：“ 来 人 了 ！ 快 跑 啊 ！”人 影 倏 忽 散
开，如同炸裂的蜂群。不知来的是队
干部还是维护治安的民兵或是别的什
么 人 ，人 群 四 散 惊 逃 ，我 也 被 裹 挟 其
中，心口狂跳如擂鼓，喉咙干得发痛，
竟也还记得回头要护住姐姐们。仓皇
奔逃间，脚下麦茬绊人，我被狠狠摔了
出去，裤子“刺啦”一声撕裂，火辣辣的
疼 立 刻 钻 心 而 来 。 姐 姐 们 一 把 拽 起
我，干瘦的臂膀此时竟出奇有力，她们
面颊紧绷，眼神里却无半点慌乱，死死
攥着那点可怜的麦穗，护着手中的面
袋子或由旧衬衣后襟苫着的筐子。

归途漫长，我拖着擦破的腿，一路
跌撞。到家时，好像已经得知了坏消
息的父母迎上来，目光里溢满了心疼
与无言的沉重。姐姐们却展露出小小
的胜利笑容，将拾回的那捧浅金色的
希望仔细归拢。后来和小伙伴们说起
这次遭遇，大家竟没有嘲笑，反而七嘴

八舌，争相诉说自己或家人拾荒时被
追 赶 的 经 历 。 第 一 次 觉 得 心 口 像 被
麦 芒 刺 过 一 般—— 生 活 坚 硬 的 棱 角 ，
猝 不 及 防 撞 进 了 一 个 懵 懂 孩 童 的 眼
底 。 那 麦 穗 的 颜 色 ，连 同 膝 盖 的 刺
痛，成了那个年代刻入骨髓的第一抹
麦色记忆。

麦场

十 年 弹 指 一 挥 间 ，十 八 岁 的 我 从
师范毕业后当起了老师。感觉每年都
是刚放暑假不几天，就恰逢家里开镰
收割。我握着镰刀笨拙不堪，三哥怕
我一镰刀搂过去把不准把腿给伤了，
就让我跟在别人身后，从捆扎麦子开
始“实习”操练。金色的麦浪在眼前翻
滚，日光如熔金倾泻。弯腰，拢抱，捆
紧，头一年冬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
根根手搓出来的麦草绳勒进掌心。汗
水如溪流从额角滚落，滑进眼里，刺得
生疼，咸涩的滋味直冲喉头。腰背早
已酸沉得仿佛折成了锐角，却丝毫不
敢停歇——前面割麦的人，镰刀挥舞，
如热风里的流水一般向前滑去，而我
则 唯 恐 被 丢 下 ，成 为 麦 地 里 的 笑 柄 。
一个夏天下来，胳膊和小腿都晒成了
深深的麦色，那是阳光与土地共同锻
造的、属于农人的健康烙印。

麦 收 时 节 ，人 情 是 凝 成 汗 水 的 黏
合剂，家家户户你帮我、我助你。壮实
的汉子们挑起小山似的麦捆子，喊着
号子，步履沉稳地装进驴车运往麦场，
再一捆捆挑飞码成高高的垛子。到现
在我还记得酷夏的夜晚，和比自己小
的男孩子们一起下夜时，唱歌、吹牛、
夸自己学习好成绩好的情景。空旷无
垠的麦场，巨大的麦垛在月光下投下
浓 黑 的 影 子 ，四 周 寂 静 得 只 闻 虫 鸣 。
深沉的夜色里，心头总不免掠过一丝
怯意，尤其当风扫过麦垛发出呜呜声
响时。我便故意抬高嗓门，吹嘘自己
胆子如何大，读过多少书，知道多少外
面世界的事，以此驱散那点莫名的恐
惧。看着他们无忧无虑地追逐打闹，
在麦垛间捉迷藏，我那点小小的虚荣
和自夸带来的安慰，与他们的单纯快
乐交织在一起，成了那个夏夜独特的
体验。夜风清凉，疲惫似乎也轻了些
许。

轮 到 我 家 打 场 时 ，凭 着 素 日 积 攒
的 人 情 ，场 上 竟 聚 起 几 十 号 壮 劳 力 。
摊 麦 、抖 散 ，牲 口 拉 着 石 磙 吱 呀 呀 碾
过。起麦草，再碾，再收拢。待到风起
时，汉子们排开阵势，木锨高高扬起饱
满的麦粒，划出一道道金黄的弧线，麦

壳随风飘远，沉甸甸的麦粒瀑布般泻
落。女人们则在周边小心翼翼地拿着
扫把一遍遍掠去杂物，让麦粒渐渐堆
成小山，深沉的麦色里沉淀着太阳的
热量，闪耀着土地最慷慨的馈赠。每
条麻袋都灌得滚圆，一上秤几乎都足
有上百公斤重。虽然此时众人早已饥
肠辘辘，却偏要在麻袋前比试一番力
气。黝黑健硕的脊梁弯下，一声低吼，
沉 重 的 麻 袋 被 稳 稳 背 起 ，脚 步 坚 实 。
一张张被阳光反复亲吻、呈现出深浓
麦色的汗涔涔的脸上，疲惫遮不住那
份质朴的豪情与爽朗的笑声——那是
筋骨里迸发出的，属于土地与劳作的
雄浑颂歌。那深浓的麦色，是汗水一
遍遍冲刷、阳光一天天曝晒的结晶，是
融入血脉的农人本色。它不仅仅是皮
肤的色泽，更是一种印记，一种无声的
勋章。它粗粝、深厚，带着汗水的咸涩
和阳光的灼热，却透着一股岩石般的
坚韧和沉甸甸的满足。看着那一张张
麦色的笑脸，我仿佛触摸到了土地最
真实的脉搏。

屏前

去 年 夏 日 ，我 因 采 风 行 至 昌 吉 市
乡野，极目望去，田畴广袤，如巨大的
绿色棋盘铺展至天际。麦田或翠如碧
玉，或浓似重墨，或已悄然染上几缕初
熟的麦色金痕，一望无垠。我奇怪，这
无 垠 的 绿 意 里 ，竟 罕 见 农 人 的 身 影 。
田埂边，一架无人机正低空掠过麦田，
发出轻微的嗡鸣，如同沉默而高效的
牧蜂人，精准地喷洒着什么。不远处，
一位穿着干净工装裤、戴着遮阳帽的
同龄人，正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我走
近打招呼：“老哥，忙着呢？这大家伙
飞得真稳当！”他抬起头，露出一张被
晒成麦色的脸庞，笑容爽朗：“是啊，现
在种地，靠这个！施肥打药，手机上点
点就成！”他擦了把汗，那手臂的肤色
也是漂亮的麦色，透着长年户外劳作
的痕迹，却没了当年那种被烈日灼伤
的黝黑与皴裂。“你看这地，春天有大
播种机，突突突一天几百亩；浇水，手
机遥控阀门；除草除虫，它（指指无人
机）包了。就等着麦子熟了，‘康拜因’

（联合收割机）一来，轰隆隆几个来回，
麦 粒 直 接 进 仓 ，秸 秆 打 成 捆 ，利 索 得
很！”“那家里其他人呢？都忙别的去
了？”我问。“可不！”老哥把手机屏幕朝
我晃了晃，上面是实时农田监控画面，

“儿子媳妇在城里搞电商，专卖咱这儿
的有机面粉杂粮，天天对着手机电脑
直播，那皮肤可比我这白净多喽！老

伴儿在家带孙子，跳跳广场舞、去去文
化站，闲了也拍拍咱这麦田发短视频，
还不少人爱看哩！孙子更不用说，在
城里学校念书，放假回来，嫌晒，都不
爱下地喽！哪像咱们当年，光着脊梁
在 毒 日 头 底 下 抢 收 ……”他 语 气 里 带
着感慨，也透着满足。“现在娃娃们不
用晒脱皮喽，咱这老把式，动动指头看
看屏，地里的活也不耽误，挺好！这日
子，安稳！”

岁 月 如 镰 ，收 割 了 三 十 载 光 阴 。
老 家 的 麦 田 早 已 隐 入 城 市 扩 张 的 版
图。记忆里，那时的麦收是举家乃至
全 村 的 盛 事 ，田 地 里 ，男 女 老 幼 齐 上
阵。上了年纪的阿爷阿奶或颤巍巍地
跟在后面捡拾遗漏的麦穗，或佝偻着
腰在地头烧水、做饭；七八岁的男娃女
娃也提着小小的篮子，力所能及地帮
大人递水、送绳，或在打麦场边学着大
人的样子，笨拙地挥动小扫把；更小的
婴孩，就被放在地头树荫下的毡子上，
时而哭闹时而酣睡。那景象，是艰辛
与生机的交织，是土地对人最原始、也
最沉重的召唤……

返程时，路过村中心的广场，正有
村民在排练节目。那铿锵的节奏，朴
实的词句，洋溢着由衷的喜悦和对新
生活的满足。舞台背景的大屏幕上，
滚动播放着金灿灿的麦田、轰隆的收
割机、整齐的农家小院和村民们的笑
脸。这喧闹的舞台，与远处月光下那
片寂静的、无边无际的麦田，在夜色中
奇妙地呼应着。

两鬓已微霜的我凝望着这沉默运
作的巨大绿野，耳畔仿佛还回响着当
年麦场上的喧闹与木锨扬起的风声，
眼前却交织着舞台上那充满活力的光
影与唱词。麦色依旧，金黄如初，只是
承载这金黄的脊梁与汗水，已悄然换
了一种方式与大地对话。那曾磨破孩
童膝盖的麦茬，那曾压弯壮汉腰背的
麻袋，连同那烈日下咸涩的汗滴，都沉
入时光深处，酿成了大地丰饶的底色。

麦 色 ，终 究 是 土 地 深 沉 的 胎 记 。
它曾印在老父亲古铜色的皱纹里，染
在拾荒孩童撕裂的裤脚上，浸透壮年
肩头滚烫的 盐 霜 ，最 终 又 化 入 这 无 垠
田 野 寂 静 的 呼 吸 与 屏 幕 里 安 恬 的 笑
靥 。 它 既 是 阳 光 赋 予 成 熟 谷 粒 的 浅
金暖调，是农人肌肤上健康活力的烙
印 ，更 是 从 泥 土 深 处 生 长 出 来 、穿 越
艰辛岁月，最终在时代屏光里依然闪
耀的希望之光。麦浪翻涌，一代代人
俯身其间，以不同的姿态书写着与土
地 的 契 约—— 镰 刀 挥 向 的 ，是 艰 辛 也
是 坚 韧 ；屏 幕 点 亮 的 ，是 变 迁 更 是 生
生不息。麦粒归仓的闷响，是大地深
处 最 古 老 而 恒 久 的 心 跳 。 当 金 黄 的
锋芒刺向天空，那便是人间烟火最深
沉 的 根 须 ，在 泥 土 里 默 默 生 长 ，永 恒
地 闪 耀 着 那 温 暖 、坚 韧 、充 满 生 机 的
麦色光芒。

“笨”，《新华字典》的解释是：不聪
明 ；不 灵 巧 ；粗 重 费 力 气 的 。 如 是 观
来，我当全占。

我这样一只笨鸟，扑棱了四十多
年，不仅没学会飞翔，还常常在生活的
枝头表演“自由落体”。从小到大，呆
笨木讷的我除了学习成绩尚可（还有
点偏科），基本没啥别的优点，能平平
安安走到现在，实在应该感谢身边的
人扶持助力。

小升初，需要到十多里地之外的
镇中学读书，交通成了难题。别的同
学 都 早 早 学 会 了 骑 自 行 车 ，唯 我 例
外。父亲只好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我，
然后抽出所有空闲时间陪我练习。直
到升初二前的那个暑假，我终于能够
独立骑行时，父亲整整瘦了几公斤，那
是每天挥汗如雨扶着我学骑自行车的
原因。

后来到县城上高中，我的数学试
卷常年保持着不及格的“倔强”。当学
霸男同桌盯着附加题奋笔疾书时，百
无聊赖的我只好摊开本子写日记。三
年下来，写了厚厚十多本。毕业时他
给我留言：“很想给你讲讲题，奈何你
一道不会却从来不问，真把我气得要
发疯……”唉，其实人家讲了我大概率
也听不懂，不开口，是我最后的体面。

体育课也是我永远的噩梦。所有
的测试项目均亮红灯，毕业前又一次
补考八百米跑，全班同学站在跑道旁
给我加油，有不少人忍不住陪跑，终于
坚持跑完，仍然远远超时。老师叹口
气：算了，给个及格吧。

谈恋爱时，第一次去男友家，刚顺

利吃完午饭，我就在院子里摔了一跤，
男友全家出动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
脚踝骨折，不得不拄了好几个月的双
拐……这件事，后来成了爱人在我们
婚礼上的开场白。

我的笨如果只是“笨”的单一解释
也就罢了，可惜远远不止，还包括记性
差、丢三落四、路痴……那天，跟爱人
一起下楼，刚要上车，忽想起要给住校
的儿子送书。出门前我明明把书放在
鞋柜上，然后弯腰穿鞋，等站起身时已
把这事忘在了脑后。“完了，没给儿子
拿书，我去取。”说着我快步走向单元
门，一摸包，又完了，没带钥匙。一脸
羞惭地折回车旁，尚未开口，爱人拎着
钥匙的手已从车窗伸出：“切记，开门
后先把两串钥匙都带上，然后拿书、锁
门 ，最 后 再 确 认 一 下 门 是 否 锁 住 ，
OK？”

现在每到我要出门，但凡家里有
其他成员，连最小的女儿也会在身后
追问：“身（身份证）手（手机）要（钥匙）
钱，都带了吗？”摊上我这只笨鸟，愣生
生把全家人逼成了我的人形备忘录。

最近下班前，由于要等爱人来接，
我都是最后一个走，同事们临走前会
不约而同地叮嘱我：“记得关灯、拔电
源、带钥匙……”

我含笑应答，心里在咕嘟咕嘟地
冒着暖意。我这只总掉羽毛的笨鸟何
其幸运，总有关切和包容的人，为我拾
起散落的羽毛，再轻轻插回我的翅膀，
让我还能跌跌撞撞地继续飞翔。

原来，笨鸟的天空，并非只有跌跌
撞撞的狼狈，还有被爱托起的轻盈。

云朵趴在远方的山顶
像是冬天没有融化的雪
它的身影千回百转
如我怀揣着的踌躇

河水哗啦啦地流
清澈的浪花向前奔涌
我的兜里装满童年的故事
里面藏着一个彩色的梦

梦里有笑也有泪
那份牵挂总也甩不动
远行的小船停在风中
或许能望见村口的脚印

下雨了，路边的石头上
写满点点滴滴的心思
那是谁晶莹的乡愁
一粒又一粒，连绵起伏

其一
春爱甘霖秋恋云，
漫天白雪是冬魂。
炎炎夏日何为贵，
一缕清风一锭银。

其二
野鸭顾影水中央，
掀起涟漪漾四方。
稳坐河边垂钓客，
光阴更比线丝长。

2005 年 ，大 同 市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取 得 突 破 性 成 就 ，首 家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ABB 公 司 来 同 投 资 ，这 标 志 着
大 同 市 对 外 开 放 工 作 迈 出 了 坚 实 的
步 伐 。

ABB 公 司 总 部 位 于 瑞 士 苏 黎 世 ，
是 全 球 电 气 与 自 动 化 领 域 的 领 军 企
业 。 业 务 范 围 涵 盖 电 力 、自 动 化 、机
器 人 、运 动 控 制 等 四 大 核 心 领 域 ，为
工业、能源、交通、建筑等行业提供解
决 方 案 ，其 中 包 括 高 压 直 流 变 压 器 、
机 器 人 、变 频 器 、楼 宇 自 动 化 系 统
等。业务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员 工 超 过 10.5 万 人 ，年 营 业 收 入
375 亿美元。

ABB 公 司 嗅 到 中 国 高 铁 飞 速 发
展 的 巨 大 商 机 ，意 欲 进 军 我 国 高 铁
领 域 投 资 牵 引 变 压 器 项 目 。 得 悉 这
一 重 大 信 息 ，大 同 市 委 、市 政 府 和 市
有 关 部 门 配 合 北 车 集 团 及 同 车 公 司
多 次 与 对 方 交 流 、协 商 ，在 对 方 在 郑
州 、沈 阳 、大 同 三 个 投 资 区 域 之 间 举
棋 不 定 的 情 况 下 ，大 同 市 加 大 攻 关
力 度 ，承 诺 创 优 营 商 环 境 ，为 合 资 企
业 提 供 全 方 位 服 务 。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反 复 接 洽 、磋 商 ，双 方 终 于 达 成 共 识
投 资 大 同 。

工作推进过程中，没想到，在中外
合 资 经 营 企 业 名 称 预 核 准 中 卡 了 壳 ，
ABB 公司坚持要将其品牌商标及名称

“ABB”嵌入合资企业名称中，而我国企
业注册一般不允许冠以英文名称。这
该 怎 么 办 ？ 不 嵌 入 英 文 名 称 ，ABB 不
合 作 ，嵌 入 又 有 悖 企 业 注 册 规 定 。 这
里 不 得 不 提 到 一 个 人 ，就 是 时 任 大 同
市 工 商 局 分 管 注 册 的 副 局 长 卫 兵 同
志。时任市商务局局长的我将情况说
明后，卫兵同志敢于担当，当即表示：

“为了大同发展，我负责与上级沟通，
先 予 核 准 ，出 了 问 题 追 究 责 任 我 承
担。”情况一下子就由“山重水复疑无
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快，企业
名称核准为“中外合资大同 ABB 牵引
变压器有限公司”。

2005 年 12 月 20 日，中外合资大同
ABB 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合同签字仪
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北车集
团 总 经 理 崔 殿 国、省 商 务 厅 常 务 副 厅
长 王 俊 辰 、ABB（中 国）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兼 总 裁 路 义 普、大 同 市 副 市 长 冀 明
德 等 出 席 了 签 字 仪 式 。 根 据 合 同 ，同
车 公 司 提 供 场 地 车 间 ，ABB 公 司 投
资。双方总投资额为 1500 万美元，于
2006 年 8 月 投 入 运 营 ，年 生 产 牵 引 变
压器 400 台。

ABB 投资大同，给大同市的营商环
境增添了优良的信誉，也使名城大同的
对外开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该公司
投入运营后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为我国
高 铁 的 飞 速 发 展 作 出 了 较 大 贡 献 。
2024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 5亿元，实现利
润 7800 万元。

ABB 投资大同的招商引资成功实

践，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其 一 ，精 准 定 位 产 业 方 向 是 基

础 。 大 同 机 械 制 造 业 颇 有 基 础 ，更 具
实 力 。 经 过 岁 月 的 洗 礼 ，中 车 大 同 电
力 机 车 有 限 公 司 成 为 省 级“ 链 主 ”企
业 ，大 同 中 车 爱 碧 玺 铸 造 有 限 公 司 、
大 同 日 立 能 源 牵 引 变 压 器 有 限 公 司
成为省级“链核”企业；山西柴油机工
业有限公司（原山西柴油机厂）、中外
合资大同 ABB 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
晋 能 控 股 装 备 制 造 集 团 大 同 机 电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中 央 机 厂（原 大 同 矿 务 局
中 央 机 厂）、中 国 重 汽 集 团 大 同 齿 轮
有限公司（原大同齿轮厂）、山西大同
变 压 器 有 限 公 司（原 大 同 市 变 压 器
厂）、陕汽大同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大
同 北 方 机 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等 企 业 也
都 闻 名 遐 迩 。 机 械 制 造 业 在 大 同 的
比 较 优 势 有 三 ：一 是 大 同 的 支 柱 产 业

之 一 ；二 是 有 众 多 产 业 工 人 ；三 是 有
一 大 批 技 术 人 才 。 瞄 准 这 一 产 业 方
向 ，大 同 对 外 招 商 引 资 的 成 功 概 率
较 大 。

其 二 ，锲 而 不 舍 攻 关 是 前 提 。
2004 年 ，市 商 务 局 领 导 在 同 车 公 司 调
研外贸进出口工作时，得悉 ABB 公司
意 欲 进 军 我 国 飞 速 发 展 的 高 铁 领 域 ，
当 天 就 向 市 委、市 政 府 领 导 汇 报 了 这
一 重 大 信 息 ，随 后 市 商 务 局 快 速 成 立
了 工 作 专 班 ，立 即 开 展 了 攻 关 工 作 ，
锲 而 不 舍 抓 住 项 目 不 放 ，使 大 同 在 与
其 他 城 市 的 角 逐 中 铆 足 韧 劲 ，稳 操 了

胜券。“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招商引
资工作同样如此。

其 三 ，打 造 优 质 营 商 环 境 是 关
键 。 在 ABB 投 资 入 驻 大 同 注 册 名 称
预 核 准 时 ，审 批 部 门 敢 为 人 先 、敢 于
担 当 的 勇 气 和 胆 魄 ，使 ABB 深 受 感
动 ，成 功 入 驻 。 由 此 ，在 招 商 引 资
中 ，一 定 要 重 视 简 化 审 批 流 程 ，缩 短
企 业 开 办 时 间 ，注 重 政 策 的 稳 定 性
和 连 续 性 ，建 立“ 一 对 一 ”帮 扶 机 制 ，
解 决 入 驻 企 业 的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
着 力 打 造 优 质 营 商 环 境 的“ 金 名
片 ”，让 企 业 来 得 放 心 、干 得 安 心 、驻
得 舒 心 ，心 无 旁 骛 谋 发 展 ，真 正 做 到

“ 栽 好 梧 桐 树 ，引 得 凤 凰 来 ”，让“ 金
凤 凰 ”展 翅 高 飞 。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